
!"#$%&'()*+,-./ 012345

6789:8;9<=%>?<@ABCD%E!"#4

%&'F)/GHIJKL-,1MNOPQE

!"#$%&'"( !"##$%%&&

)*+"#$,-'./0123 "##'#(#%$%

!"#$%

&'%()*+,-./0123-456789:;<=>?@ABC

$(()"$'"

!"#$%$

!"#$%&'$()(*

!!!!!!!!RSTUVWX1<YZ[\]6^_`ab1cdefgh

ijk<lmn1opUq]Xr[\:+X[\s1RtuRvu

wR_xyz<{|Z}~�}����������u����[\

�o��E

�oRST� ��RST�������=��]�R�A��

]�� \�R¡�|¢£¤¥A¦§¨©�ª«]¬ \�R

®¯oRST�6^]RST°±B"#²³\RSTB´µ�¶·�¸

¹�«º�»¼x½¾¿²ÀÁÂÃÄ<R;SÅÆ-ÇÈ¥� ]

ÉÊË $#vÌ\RST%ÍUÎÀÁÏÐÑ<ÒÓÓÔxÕ�Ö�×R

ØÙÚÛÜ &'ÝÞ\RSTßà�á§RSTâÄãlÜ

[\o�Uä×åæ,� mn[\`açèéêÃ<Òë

åæ,ìííîïÜ ð_sìñoòZóW]ô6õö�ÈZ

÷ø¸a�ù_ZúAûü�Èäýþÿ!]5"#$Ü å%

de&ÊbRST'0()bY0*+,-Ü Òè./�0È

Õ,1b!½¾23456��È768�6R9:6;<=R>

?É6@ABÞCDE6RFyxÜ

GHIJKLM;NOPQRSTß

4'.50623 "##(**+"(& $

$'"$((""

(&)"*

+,-./01()

234567

789:;<,

$&("#'''

=>?@,

ABCD?EF?EG?EH?7IE

JK?ELMNO?ELMPQ?ERL?E

STUVW?EXYZ[?\

.*+"6$,]̂ 2L.-"##'._ +'/"0/%*% $

`G?,#%(*/$*$$**%%11$+))%%02

ab,cdefgh "$ $ /* $

!"#$

!.*ijkl,mnohp$$%#('""16qhp $%'(&#$#1rshp$(0&(#""1tuhp $%%'"#'*1vwxy$($&&*"'11z{&|$%%00###1!}~��kl,$%%%#%#"1!.*�����kl,$%%0$###

89:;&<=>?

D?���������78�=���

�V�78�$E�N���'��� "#3EF

&GHIJKLMN

D?O"PQRSTUVW������q

� ��¡¢��XYZW[E\].^_^`

abcdefghN i^`aGHjklmnN

£¤,�¥¦E§¨¦E¡¢¦E©ªE«ªE¬ªE

`ªE®¯°E±²°³´Eµ¶E·¸E¹ºE

»¼E¦�½E³¾¿ÀX^`opEqYZUV

WrsOR]SEtSuE]vwExQyEz{

z|}QEÁÂ )/" Ã>Ä�ÅÆÂ % Ã>Ä�

ÇÈÉNR~�\]�����GHi����

�N ghl;<���kz����opN

78Ê=,!"#$%&&&&

a b,()*���- '( ��A^`a\

]U�E ()��3�����2� $)* -�

4�E *�� +�*)"�*)(�,)�,'�-- -�4�

����- ?¡�-¢£�N

$(2%+0"%

]ËÌ�ÍÎÏ2

89:;&<=>?

!!!!!!+å�U�!S&V"W&X#"Y$Z$Ø:

[\$ ¡]x¾a©^" _`abcde]a

f"C½¾g3hi% bcdeh�afà�"

cjkl×_©omqbc]noðpq`a

\]"rÇÊst$u$v$wxcjx0%y%

z¡"bcdeh�af{ì|}à�"cj;

]~��q{9���" cjkl���ÈÕ

cj;]�b���"kl��\��"�Ç�

êh��V\f5"cjkl��\����"

���Ê&��#�"]�H"²Ì����ª

h��]vw"ò×Z &l�#%

ÐÑÒà- ¡$ -¢¡]12£~¡¤

¥o ,"¦à !§¨©Á]ª«,¬"@n

®¯°±]²³´ "#$ µ¶·¸¹¶Þ£Ê

�§º\²»]¼9&%& º½¾#% ¿ÀÁ¿"

ÂÈV0ÃÄÅÆÇaf{|}]bcde"

ÈÉ�ÊÇË�ÌÍ\"Î=YØlaÏÐ"ù

0¹Ãlcjþ¦Ñ¾a©Ò]ÓÔ0³'

ÓFÔÕ;<�ÇÖ×��ØÙij��

�¤>���ÚÛÜ�¤>Ý'Þ

ßà;<,+%()/$$+&+)%&

áb,4556,778889:4;<=>?;*"%9@;A

@ABC DEF GHIJK

7

¤

!"#$%& !'()*+,-./

!"#$%

"âãäåæç èé¤>"

êb,cdeëìh"$$]íîpïðhñJò"#$hîóôÈLõpöî�ó2êb,cdeëìh"$$]íîpïðhñJò"#$hîóôÈLõpöî�ó2

]ËÌ�ÍÎ2ï÷¤>

$$%%&#*$

ø=7l,#%(*/

!!!!!"#$%&'()*+,-./)0123456789:;< =>?@ABCDEFGHI-J)KLMN

OPQR%STUVWCJXYZ[\]^8_'`abcHdefg'h< 7I¤>ùúEûúEüÉýúþ

ÿ!ú"�#$%&\ ijk9=lm'(no_p&qr< =stC=u&CvwxyCz9z{< |}~��

¤�fGH¥¦§¨R©ªf«!"¬®¯

®¯°±\]x²³ ').&&&&&&&&&&´�µ¶

ÕÖ×i+dØ\6îØ\,6ÕÖ×���¸6RÙ

i6�Ú6Û¨Ü6Ý¨Ü6Þßià;<i62Ùi6áâ

i6ÛãDci6ãäåæ6Øçèéxaêëð¸ì _

ª«Rv6Rt6Ríw6RÙLîï6É~�¼6Rx

ð6RÈñ6�RÏò6wR_6Ð¿ów6_2ôØ6\

x0��xbõ�ì_h�Rö÷�øfì òùa�6

úJb|�,È- ûZ©oüý,¼þ\ÈÃbÇÿ

@H,Ô�Ò�!"#;$%&sì'�ð»]Ô,

\b�(aØÔ)*Î+b×,q-.Ç/ì oéb1]

sì,@Ùð_b0Y½ÙÈqb1a234ZõÇh

5b6sì`£ð¸]w7�²³ì©ébsì�8û9

:,¼C±V;<,=ì

>2?,�'( �on,:@bA�B?Ã¨b

CDÃbEF»bîGEbîH,ì,³ÄIì*+JKÙ

�®,¼�H,Ô�Ò]H,\- LM³�6»¸bd

,¦§ÕÖ×:N[�Rab O,P@QR]?STb

U|±V "(((_V]¾Wµ¶b ¹XÊYZS[«]

\STÒNìs�å%i]hs\STÒN0ÄÅLMe

c.^_`aab-®cdM6eW6ªÉ6f}x5@bÃ

2gF.hWij.UÜDkFlÊ�mbn®×>.o}

×Üb�»��x0ìN[â,bp¢=qbÈ÷�s-/?

,rstu=v & wb�x $*& y=vz{Ü O,�|

0XàAb}&~_]õÇ\6úJ\sì��Ù�Çb

��sì���ñ{ì }£o?,´]S@�#Ü

&'($)*+ !$,- !./0 1234

LMNOP-?QRS#T

!·¸¹%)"#*º$(%$'&&00»x¼½7 ¾¿ÀÁ%()*²Â�-�ÃfWÄ0*ÅÆ;?Ç�c7

2008年12月5日 星期五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淑娟 版式 李晓影

观星台 A35

午夜的声音

微型小说 □孙青瑜

断 电
□李立泰

□魏振强

小城的夜晚灯火辉煌。小区里大楼那
一扇扇明亮的窗子，远看像排列的积木，近
看似一只只闪光的眼睛，凝视夜空。

“忽塔”，一幢楼断了电，霎时，人们的
埋怨声充斥了整个大楼。

每每此时就有一位年轻人去检查保险
丝，他就是青年作家张仁。

他对电非常有感情，因为电就是他的
时间，他的财富，他的作品。一篇篇力作都
是在他那书房里生产出来的。

“哎呀！又是光咱这一幢！”
张仁搬个凳子，拿上保险丝，来到楼梯

口。
他站在凳子上，微微颤抖的手合上了

闸。大楼又重见了光明。
他回到屋里还是看书、写作。
这幢楼隔三差五地断电，只有他去接。
好像他成了专职的电工，楼上的人也

心安理得。电一断，人们就往他门口瞧。
“他一准点着电炉子哩。”
“怪不得净烧保险丝啊。”
“他接电是应该的。”
张仁只当没听见。任李家传，刘家听

去吧。不接上电，时间就跑了。
电还是断。这次一断就是一夜。两

夜。三夜。
“张仁的电炉子兴许也烧坏了吧。”
“人家不用了，当然也就不去接了哇。”
这天小耿实在耐不住了，便摸到张仁

门口：“张老师，张老师，去接上保险丝吧。”
……没人答腔。

“张老师，张仁！”
屋里出来位老太太。
张仁已搬走五天了。
…… ……

赶一篇稿子，未来得及吃晚饭，写完后，
心放下了，可前胸饿得贴后背，实在难受。已
是午夜，这座小城的饭店早已关了门。思来
想去，市中心的商场旁边有家大排档，也许那
儿还有希望。

街上已没了行人，偶尔一两辆车子驶过，
发出的声音轰轰隆隆。街边的路灯，昏黄暧
昧，似乎也有些困顿。我倒没有，除了饿之
外，就是有点儿冷——冷风在呼呼地吹。冬
天近了。

老远就看到红红的帐篷里发出的光，红
红的，暖暖的。走近一看，男人趴在桌上打
呼噜，女人胳膊撑着下巴，头一点一点地打
盹。我有些不忍心，想折转身，又有些犹豫，
也许是风打帐篷的噼里啪啦声惊醒了女人，
她睁开眼，冲着我笑了。

我往里走，她忙不迭地往外走，然后是一
句轻轻的话：师傅，吃什么？

我也小了声，说，炒两个菜，我想喝点儿
酒。女人望着我，笑了，不好意思的笑，说，师
傅，跟你商量，能不能烧个火锅，不炒菜？声
音还是细细的。

我以为是没炒菜的料了，随手翻看了案
板下面的篮子，里面的肉、鱼、干子、辣椒还多
着呢。我有些不解，问了一句：怎么不炒菜
呢？没想声音大了点，那男人趴在桌上的手
动了动，身子也歪了歪，披在身上的碎花棉袄
滑落到地上。

女人踮着脚，走过去，捡起花棉袄，轻轻
地盖在男人身上，又牵了牵下摆，想盖住男人
的腿，可没能成功。棉袄小了些。

我有些不好意思。女人走过来，回头又
望了望男人，也有些不好意思，我怕炒菜把他
吵醒了。女人的话依旧很轻，能被风吹走。

我明白了。我示意女人烧火锅。女人朝
我笑了笑，说，你真是好讲话。我也笑了笑，

然后在边上看女人做菜。
火锅烧好了后，女人轻轻地捧到桌上。

男人的呼噜在另一张桌子上和着火锅的声
音，响。女人笑着说，真会睡呢，他半夜去帮
人拉货，没睡好。我说，怎么不让他回家睡？
女人说，他犟呢，偏要在这睡，说是半夜三更
怕我一个人怕呢。

女人说这话时，脸上爬上了一层红晕。
我喝酒时，女人坐在我对面，向右斜着。

可以看出来，朝那个方向，看她的男人肯定最
方便。她偶尔问我一句，味道是不是淡了点，
要不要加块豆腐，我摇头笑笑，她也笑。

女人再没言语了。她不时地走过去，拽
拽棉袄的角，然后又轻轻地坐下，还是右斜
着，目光在男人的身上摸来摸去。火锅在响，
男人的呼噜在响，响声中，我仿佛听到了另一
种细微的声音，那是女人的目光落在男人身
上的声音吧。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杜的这句文学宣言，说得好不痛快！真可
谓慷慨激昂，男儿英雄本色尽显！读起来朗
朗上口，壮人心胸。

孤独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喜好，生性孤僻
成了世代文人的共性。可文学这东西光靠生
性孤僻，闭门凝思，不一定能“思”得佳句。古
往今来的大家们都喜欢喝酒，为的就是能

“醉”出几个流传的佳句。此句也像是醉言，
好像老杜在借酒盖脸蓄意自夸？实则不然，

杜甫嗜酒，喝而
不醉，静心沉思，
把酒席遣兴的瞬
间灵感记下，仔
细揣摩打造，精

选入文，把诗体语言的要求拉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老杜这种“以身作则”的艺术责任感很
强烈，就难免会有所外露，借着几盅小酒下
肚，红晕盖脸，把话说得豪气冲天，实属正常
反应。可谁又知道他为寻得佳句，喝了多少
瓶酒？抽了多少袋烟？谁又能看到烟雾缭绕
中那张凝眉苦思的脸？谁又能了解为追求理
想字眼，那份容颜憔悴的苦楚？文人常常为
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句子，掀被而起，为能
寻到一个理想的细节，彻夜不眠，为给小说的
结构寻找哲学依据，停笔多日，眉结不散。可
这些在杜公看来都是小困难，不足挂齿，更不
屑示人，落于他笔端的皆是气吞山河的豪壮
之言。

杜公这种为文学视死如归的精神的确可

圈可点，值得颂扬，但也能从侧面窥出从事文
学这一行当的难度之大，大到何种地步。

为文者，不但要忍耐常人所不能忍耐的
孤独，还有一个永恒的苦闷与之相伴终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想的远比写的好！”
这怕是每一个文人都能遇到的无奈和尴尬。
能力与理想之间的距离，生生折磨着每一个
文人。可见，不光是负心人能把人揉揣得玉容
憔悴，文学的揉揣劲儿更大，更长久。美文佳句
哪能那般易求？说白了，语言就是一种功夫，没
有几十年的道行，不皱着眉头揣摩上几十个来
回，语言就是欠缺火候，这个你不能不服。业余
作者的话美词成堆，读之无味；而大家之作，看
似白话，却读之有味。“味”来自何处？大概就是
一个功夫，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磨劲儿。


